
家长：为孩子跑遍市区所有托育机构

“为了找到一家放心满意的托育机构，我几乎跑遍
了全市。”丁女士有两个孩子，由于家中老人没有太多
精力照护孩子，丁女士的儿女都先后在不到两岁时进
入托育机构。“我们也曾经尝试过请保姆阿姨居家照护

孩子，但无论从孩子的成长，还是从性价比来说，托育机
构明显更适合。”丁女士介绍，一位保姆照顾孩子的费用，一
个月五六千元，“这个价格，能请到一个在生活方面照顾好
孩子的保姆就很难得了，她们很少有更多精力和能力兼顾
教育孩子的职能。我们工薪家庭，也不可能再额外聘请一
位专职育儿师。”而如果把孩子放到专业的托育机构，丁女
士期望的“照护+教育”的目标，就能以相近的成本实现。

同样选择将孩子送到托育机构的庞女士，则是期望托
育机构在照护好孩子的同时，让孩子尽早适应集体生活和
社交。“我们孩子是疫情后出生的，作为‘疫情宝宝’，这些
年，他们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在家里，每天面对的是父母、老
人和保姆，我担心这样不利于他的成长，在托育机构则有很
多老师和同龄小朋友。虽然孩子去了只有两个周，但我发
现他的胆子变大了，敢于探索了，很快适应了集体生活。”
庞女士说。

谈到选择托育机构的标准，“得到细致、耐心、专业的照
护”无疑是家长们的首要要求，在满足这一条件的前提下，
很多家长还是希望现有托育机构的价格能够“再降降”。“我
跑了很多机构，托育费和餐费加起来，价格较低的机构每月
费用三千多，硬件和师资配比好一点的就过万了，相对于公
办幼儿园或者普惠幼儿园的费用支出高出不少，对于我们
普通工薪族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丁女士说。

托育机构：运营成本高

一方面，家长们希望能有“价廉质优”的托育服务；另一
方面，市场化托育机构却纷纷表示，托育服务运营成本高
企，下调空间较小。

金太阳幼儿园托育中心是市级示范托育中心，目前托
育过的孩子最小为14个月。记者探访当天正值午睡时间，
托育老师为孩子们铺好小床，帮助他们脱下鞋子、外套，换
上纸尿裤后，孩子们各自入睡。一位刚把孙女送来没几天
的老人不放心，在外面隔着窗户观察孩子的适应情况。前
来托育中心办事的庞女士则怕干扰到孩子的正常托育，选
择和孩子“避而不见”，只让老师悄悄地拍了一张孩子在园
内的照片发给了她。

金太阳托育中心董事长乔林介绍，由于部分家长会让
孩子在正式踏入幼儿园之前提前到托育中心适应集体生
活，所以每年的3-8月份是托育高峰期，“高峰期我们中心
托育的孩子可达四十多人，孩子较少的时候也有十二三
人。”乔林告诉记者，送孩子来托育中心的家长最担心的问
题是老师会不会善待孩子。为打消家长这方面的疑虑，金
太阳托育中心通常会让有意入托的孩子在中心体验一周或
几天，同时向家长开放监控视频。此外，老师每天都会拍一
些孩子在托育中心的照片和视频发给家长。“托育中心在照
护幼童的同时，还开设奥尔夫音乐、精细运动、感统大运动、
生活常识、美育课、感官课等早教课程。所以一般来托育的
孩子，不会再单独报名早教课了。”乔林告诉记者。

“我们托费是2680元/月，托育部分对我们来说几乎是
不盈利的。”当记者提到托育费用问题时，乔林向记者算了
一笔账——根据国家卫健委2019年制定的《托育机构设置
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托育机构应该
配置综合管理、保育照护、卫生保健、安全保卫等工作人员；
应当有自有场地或租赁期不少于 3年的场地；保育人员与
婴幼儿的比例应当不低于以下标准：乳儿班1∶3，托小班1∶5，
托大班1∶7。

“托育机构在师资配比上是非常高的，同时，一个独立
备案的机构，还需要配备保安、厨师、保健医、会计、园长至
少5名行政人员，这五名行政人员每年的支出总计约30万
元。以我们这个规模来说，均摊到每个孩子身上的成本基
本是每月1000元，如果入托的孩子较少，那单人成本更高。”

记者获悉，为深入了解托育行业实际发展情况，今年我
市有关部门曾召集全市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多家托育机构
深入座谈。在这次会议上，各机构粗略算了一下，独立备案
的托育机构托费 4500 元/月才能覆盖成本，而如果和幼儿

园一体化发展，共用一套行政班子，则可以降低到2700元/月。
“我们托费之所以能做到2680元/月，也是因为和幼儿园共
用了一套行政班子，降低了行政人员的投入。”乔林说。

政府：逐步完善普惠托育体系

根据2021年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我国4200万名3岁
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 5.5%，与发达国家 30%以上的入
托率相比，差距较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李婷曾表示，由于带有福利性质的0-3岁单位托儿所渐渐
消失，加之公立幼儿园也不再接收3岁以下的幼儿等原因，
从2000年开始，中国0-3岁单位托育服务急剧萎缩。由于
托育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近年来，社会
各界呼吁建立健全托育服务体系，特别是逐步建立以公办
型托育机构为主体的托育服务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

记者从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目前我市共有
170 余家备案托育机构，托育费用每月从两千余元至万元
不等。虽然公办型托育机构很少，但为呼应市民需求，今年
青岛市出台新政，提出“提升托育服务供给和质量，对备案
托育机构在托普惠性托位按照二孩300元、三孩380元每人
每月补贴。”

“补贴政策从无到有，表明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这项工
作了，对我们托育机构是一种非常大的鼓励。”乔林说。不
过，乔林也指出政策在实际执行层面可能遇到的问题：“政
策主要针对二孩、三孩，同样购买托育服务的一孩家庭可能
会问我们，为什么他们没有政策。”

记者还了解到，在执行市级政策之外，青岛各区市也开
始在有关领域作出积极探索。

城阳区在此层面迈出的步子最大。今年 3月份，城阳
区出台《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3年，全区普遍开展家庭
婴幼儿早期发展指导，各街道均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
护服务机构，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 3.2
个，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得到初步满足；到2025年，基本形
成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每千
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4.6个，婴幼儿照护服务
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值得关注的是，为鼓励托育事业发展，《意见》提出，城
阳区对已完成备案且投入使用的托育机构按 8万元/班的
标准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补助总额不超过其实际投入的
50%。公办幼儿园或经教育部门认定的普惠性幼儿园增设
托班的，由区财政按实际入托人数分别给予 1150 元/年、
3600元/年的生均经费补助。对以购买服务方式开展婴幼
儿照护服务的街道，按年度内 4万元/100个家庭的标准奖
励，奖励总额不超过其实际投入的50%。

此外，市南区提出今年要增加500个3岁以下婴幼儿
托位；李沧区提出今年要新增 440 个 3 岁以下婴幼儿托
位；西海岸新区提出，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今年建设
普惠托育项目18个，新增托位1730个……

市南区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区今年将
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建设，将试点在楼宇、园区开设
普惠托育机构。“市南区商务楼宇密集，如果引导普
惠托育机构在楼宇、园区内开设，不但方便家长就近
接送，也能让他们在托育时
感到更安心。”

在市北区枕海山庄优幼起点托育照护中心，13个
2-3 岁的孩子在老师带领下做着游戏。这是青岛市
妇女儿童医院和优幼起点合作建立的全市第一家
医育结合实践基地，也成了医院职工子女的托幼
场所。

上世纪80年代，单位办托儿所几乎是企事业单位
的标配。后来随着企事业单位社会职能的逐渐剥离，
由其主办的托儿所逐渐减少，一步步退出了历史舞
台。如今，为了减轻社会生育负担，构建生育友好型
社会，我国提出了“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
婴幼儿托位数4.5个”的“十四五”规划目标，而新时代
的“托儿所”实现形式更加丰富，也具备了不同的特质。

职工享托幼，市妇儿医院的新尝试

和从前在单位开辟一间教室，找几个女职工看孩
子的托班形式不同，如今的托育更加专业。托育机构
需要有专门的场地，内部软包，适合孩子活动；教师要
有育婴师资质，并且懂幼儿教育……

青岛妇女儿童医院的女职工占 83%，正处在育龄
期的人数多。在外人眼里，妇儿医院有专业的儿保团
队，看几个孩子岂不是驾轻就熟？“并不是有场地有人
手就能办托育。开办托育机构要经过卫健委审批，场
地大小、装修装饰都有标准。托育场所还要和医院场
所分隔开，我们并不具备条件。”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工会主席高岩说，在医院不远处的枕海山庄有一家具
备托育服务资质的机构，经过协商，双方互相提供资
源。妇儿医院提供照护评估、早期学习和问题干预等
育儿技术指导，优幼起点托育照护中心提供场地、硬
件设施和人力资源，一次医育结合的双向奔赴开启了
新的托幼模式。托幼班的孩子早晨7点半入托，下午5
点半接走，和职工上下班时间无缝衔接。负责托班的
老师都有育婴师资质，且有从事幼教经验。为了减轻
职工负担，医院还向参加托育的职工提供部分补贴。

“家长对托育机构的需求变化了。除了基本的饮
食、照顾需求，现在更需要专业的育婴师、幼师，为孩
子提供成长指导，提供丰富的智力开发类或社交培养
类活动。”优幼起点托育照护中心负责人李佳霏说，相
比于过去孩子跟着爸妈去单位的“托儿所”，如今的托
育则是家长权衡对比之后的选择。

企业办托班，需要市场化专业化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社会的托育需求急剧增
长。2022 年，全国总工会、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
通知，鼓励用人单位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机构建设和运营，鼓励政府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在单位内部兴办托育机构。同
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也指出，鼓励国有企业等主体积
极参与各级政府推动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不过，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真正由单位自建的
托班数量极少，部分发展情况并不乐观，反而是合作
共建、托幼一体化等新形式托班纷纷出现。一家开办
过托育机构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有政策鼓
励，但因为只招收职工子女，定价不能太高，入托学生
数量不断变化，收支方面很难保持平衡。“原本希望把
办托班作为职工的一项福利待遇，吸引人才入驻，但
操作起来发现投入太大。”这位负责人说。

“单位办托育，如果只面向本单位职工，基本不可
能保证有稳定的生源。”青岛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
所副研究员程昭雯认为，除了政府应发挥支持和监管
的作用之外，单位自建的托育机构在规模允许的情况
下，可以向社会开放，运作形式市场化、专业化。“鼓励
企事业单位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恰当、可持续的服务提
供模式，不做强制限定，可独立开办托育机构，也可多
单位合作开办托育机构，或购买第三方专业机构的优
质托育服务。”

缓解看护难题，多种探索正在推进

解决职工子女看护问题，多种探索正在推进中。
在李沧区工人文化宫，由李沧区总工会牵头开办

的托育机构为附近的职工解决了后顾之忧。
在城阳区，托育服务的尝试更加多样化。城阳街

道启动了家庭抚育项目，20多个社区嵌入式家门口托
育点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活动，政府用购买服
务的形式招募了专业人员和志愿者提供服务。孩子
们可以选择半日托、小时托、临时托等形式。“我在棋
牌室玩一会儿，孙子在隔壁的活动室玩，中午再领回
去吃饭。人家老师是科学带娃，孩子还能找到同龄的
伙伴，挺好。”居民宋先生说。今年，城阳区前旺疃社
区打造了1600平方米0-3岁婴幼儿照护中心，一站式
为周围居民提供孕产育教一体化服务。

为了让托幼服务能够健康发展，程昭雯认为，相
关部门可通过提供场地、租金减免、经济补助或税收
优惠等方式，支持企事业单位开办托育服务，并保证
激励政策的可持续性。政府可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对
优质托育机构开展动态扶持或临时纾困。同时加强
服务质量的评估评价，激励开办单位提升服务质量。

合作共建、政府购买、托幼一体……

多种探索解决
“甜蜜的负担”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赵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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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价格“再降降”的企盼，另一方面是运营成本高的现状；面对需求和供给之间的
较大缺口，尚有一些难题需要家长、托育机构和政府部门合力解决

社会托育服务：期待更“普惠”的未来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萌

针对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服务，是构建社会化抚养体系的重要部分，
该服务能够解决“小孩没人带”的困境，同时降低中国传统家庭式抚养幼儿
所消耗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2019年国家卫健
委一份调查显示，城市中35.8%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存在托育需求，无祖
辈参与照看的家庭托育需求达43.1%。

我市目前共有已备案托育机构170余家，为落实国家有关工作要求，
满足群众期待，2023年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
务，推动托育机构与幼儿园一体化建设。同时，青岛各区市也相继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大托育服务的覆盖范围。然而，面对这项社会性工程，
家长、托育机构和政府部门尚有一些难题需要合力解决。

▲金太阳幼儿园托育中心内，老师正照护一名
儿童午睡。 王 萌 摄

▼由于入托孩子年龄较小，托育服务
机构一般需要更高的师资配比。王 萌 摄

■在市北区枕海山庄优幼起点托育照护中心，老师正带领孩子做游戏。 赵 黎 摄


